
第 ２５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论彼得·杰克逊电影的人物形象构建与身份认同

———以 《魔戒》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为例

王灵东　 王雨栽

摘　 要： 银幕形象的创造过程通常由创作者与观者合力完成， 创作者将其品格融于人物言行之中， 观

众则通过人物言行比照自身， 由此产生情感映射。 在电影人物形象构建方面， 导演彼得·杰克逊是一座无

法绕开的里程碑， 其脍炙人口的 《魔戒》 《霍比特人》 系列作品继承了原著魔幻色彩的同时致力于建构人

类欲望的隐喻。 彼得·杰克逊通过潜文本建构、 情景刻画等叙事手法使得观者产生情感映射， 认同银幕形

象， 进而在观众接受心理层面完成人物形象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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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角色塑造的过程并非单纯的摄制过程， 而是调动观众情绪， 产生情感映射， 以完成创造的双向

创作过程。 在电影人物形象的构建方面， 导演彼得·杰克逊是一座无法绕开的里程碑。 其脍炙人口的

《魔戒》 《霍比特人》 系列作品改编自约翰·托尔金的作品， 影片继承了原著魔幻色彩的同时致力于建

构人类欲望的隐喻。 作品问世十数年来， 角色形象更替变换， 故事大幕起落不定， 但欲望始终是相关

作品中不变的主角。 杰克逊导演将正邪隐喻融入潜文本中， 以精当的环境造型语言烘托影片气氛， 揭

示人物内心的挣扎。 剧作理论家罗伯特·麦基认为： “影视创作者创造了人类本质的隐喻， 我们称之为

角色。 接着他们挖掘角色的心理， 呈现出有意识的希望、 潜意识的欲望， 还有驱使我们内在与外在的

渴望。” ［１］角色作为叙事要素之一的同时较为完整地传达创作者的意图， 其意识往往是创作者理念的体

现， 亦是观者与创作者交流沟通的纽带。 从受众角度看， 电影价值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其作为商品的娱

乐性， 也取决于观者对于故事乃至角色的共鸣， 受众只有通过情感投射， 对人物产生共鸣， 才能完成

对人物身份的认同。

一、 身份来源： 罪性之始与欲望隐喻

生命在大多数时候犹如手中的迷雾， 紧握在手里却不能体察其存在的意义。 个体的存在往往与情

感串联， 而艺术作品的价值之一便是引领观者不断内视自我， 探寻情感与灵魂的本真。 “潜文本 （ ｓｕｂ⁃
ｔｅｘｔ） 指的是艺术作品之内在实质在表面下流动的情感和意义。” ［１］（５９）银幕形象身份来源于人类共有的情

感， 在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电影中则表现为个体对欲望的恐惧与好奇。
（一） 欲念之祸： 亘古难除的原罪

曾执导 《广岛之恋》 的传奇导演杜拉斯认为， “真正的痛苦不是欲望， 而是人类将恶赋予了欲

望。” ［２］欲望总能让罪恶以光鲜亮丽的姿态出现， 为恶行蒙上华丽的外表。 在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中， 魔王索伦不废一兵一卒便将各大种族的凝聚力消磨殆尽， 罪恶化成的世间之物成为了一

切祸乱的根源。 除却 《魔戒》， 杰克逊导演在系列作品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欲望隐喻， 例如在 《霍比特人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５ 卷

１： 意外之旅》 中， 罪恶化身为黄金， 生于孤山山脉的地下矿井之中， 虽然在画面中不过是星星点点，
但在影片的末尾， 索林率领众人与恶龙史矛革舍命相搏时， 画面中赫然出现了一尊用纯金打造的黄金

巨像， 这正是点滴贪欲积累形成的罪恶象征。
　 　 贪欲是为身陷困境之人的禁忌， 更是原罪的源头。 正如影片中一众为魔戒所倾倒的众生， 为永久

占据魔戒， 他们心智乃至形体都被魔鬼所影响， 最终沦为黑暗中的怪物。 《魔戒 １： 护戒使者》 中追杀

弗罗多一行的黑骑士们， 原本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诸王， 却因贪恋外物之力堕入黑暗。 从 《魔戒》 到

《霍比特人》 系列， 杰克逊导演始终将 “旅程” 作为影片故事推进的核心， 影片的潜文本亦是以此展

开。 “艺术创作首先不能是一个摹仿的过程， 而是带有强烈个性的创造性过程。” ［３］ 尽管角色各异， 但是

片中的人物始终在与内心的欲望以及魔物的斗争中忐忑不安。 以 《魔戒》 系列影片为例， 影片中始终

存在两条旅途： 一条是护戒使者们穿越废墟， 躲避魔物追击的现实旅途； 另一条旅途则是弗罗多面对

魔戒诱惑不断挣扎的新路。 杰克逊导演以两条旅途作为人生两种斗争的隐喻： 外界的战争与内心的

战争。
（二） 救赎之本： 接纳自身的逆旅

在编撰剧情的过程中， 如何消除文化壁垒是每一位导演必须解决的难题。 欲想讲述一个通行于世

界的故事， 必须剔除深度， 填平文化鸿沟， 采用通俗易懂的情节模式。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电

影的情节不同于一般的冒险故事， 巴金斯叔侄并非传统意义上身怀绝技的勇者， 面对魔物的袭击常常

落荒而逃， 与其他冒险者相比， 他们甚至是队伍的负担， 比尔博·巴金斯的作用只是帮助矮人偷取宝

石， 而弗罗多·巴金斯仅仅是魔戒的携带者而已， 甚至到冒险旅程结束时， 他都未直面魔王索伦， 更

遑论与之战斗。 然而， 天性温和的霍比特人却始终是影片的主角。 诚然， 他们并非手持剑盾的骑士，
却无愧勇者之名， 在这场与内心欲望缠斗的苦旅中， 他们都曾为欲望所俘获， 远离了谦良恭顺的本性。
作为一个悲观的厌世者， 叔本华认为 “生活是一场无谓的修行， 我们都是自己 ‘意志’ 的奴隶， 被困

于那些对性、 食物和安全的无法满足的基本欲望中无法解脱。” ［４］ 然而手无缚鸡之力的霍比特人最终战

胜了内心的黑暗低语， 接纳了不完美的自身， 为这场寻找自我的逆旅划上了完美的句点。
巴金斯叔侄原是闲居夏尔， 无忧无虑的矮人， 却阴差阳错地卷入争夺外物的纷争中， 在旅途中不断

耳闻魔王的诱惑， 与内心涌动的欲望展开拉锯战， 甚至一度迷失自我。 在 《指环王》 三部曲中， 肩负

销毁魔戒重任的弗罗多几度遇险， 生命垂危， 每次都因同伴舍生忘死而得救。 《护戒使者》 伊始， 弗罗

多一行遭遇戒灵截杀， 弗罗多为魔窟剑刺中， 后同伴竭力死战将其抢出， 蒙精灵王搭救脱险。 然而在

旅途中， 这位不谙世事的少年未能抵御魔王的低语， 在几次依赖魔戒的力量脱险后， 这位鲁莽的勇者

抛弃了伙伴， 决心一人独自面对这一切。 事实上， 在他远离同伴的瞬间， 意味着他已远离自己的力量

之源。 在 《魔戒》 系列终篇 《王者归来》 片末， 战胜心中贪欲的弗罗多为魔物阻拦， 险些未能销毁魔

戒， 最终在忠仆萨姆的帮助下成功为中土世界带去了久违的和平。 当他苏醒， 冲出了房门时， 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路上肝胆相照的伙伴们， 这意味着弗罗多脱胎换骨历经重重艰险之后， 这位曾经稚气未

脱的少年， 在漫漫旅程结束后， 终于寻得千金不换的宝贵财富———友情。 同伴的力量始终是冒险者们披

荆斩棘的利刃。 《霍比特人》 系列讲述的是比尔博·巴金斯的传奇冒险经历， 为了帮助矮人王子索林复

国， 这位勇敢的霍比特人毅然踏上了征程， 虽然途中几经波折， 但每次都有挚友甘道夫挺身而出， 化

险为夷。 原本对旅程充满怀疑的比尔博逐渐向同伴们敞开了心扉， 与矮人们同舟共济， 共闯难关。

二、 身份表现： 含情之景与救赎之光

自 １９５５ 年出版以来， 《魔戒》 系列小说历经半个世纪依然经久不衰， 始终是读者心中的奇幻经典。
对观者来说， 古老神秘的中土世界总能唤起无尽的想象， 令人神往。 “造型艺术所探求的既不是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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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存在， 即欲望所追求的那样的目的， 也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概念， 而是感性事物的显现。” ［３］（３７） 事实

上， 在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中， 环境始终是影像造型语言的重要词汇， 亦是辅助揭示人

物心理的重要叙事元素， 一语概之便是： 一切景语含情语。
（一） 生命之光： 指引航向的能量来源

光线是画面造型不可或缺的语言， 没有光线的画面犹如失去了色彩的油画一般索然无味。 香港著

名摄影师黄岳泰在谈及电影摄影创作中的光线整体设计思路时如是说道： “当我们一走进这个环境， 你

首先就要去感受， 感受这个场景带给你的感觉， 感受这里的环境、 材料的质感以及光感。 然后再结合

剧本里描述的情形， 在脑海里想象这些事情在这里是怎么发生的……” ［５］ 对于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而言， 光是世间万物的能量。 在影片 《霍比特人 １： 意外之旅》 伊始， 年迈的比尔博·巴金斯

提笔书写矮人王国的传奇， 当国家因统治者利欲熏心而倾颓时， 沉重的黑暗慢慢吞噬了画面中的光明，
矮人王朝的衰败一目了然。

杰克逊导演精当的光线设计， 使得中土这一遗落之境别有一种世外感， 这种世外感不是世外桃源，
而是历史的停顿， 时间终结， 曾经的繁华无奈遁入虚空， 枯坐深山， 独倚群峰。 《魔戒》 与 《霍比特

人》 系列影片始终围绕合理光源展开， 在进行戏剧化表达的同时力求保证相对真实。 在护戒小分队进

入矮人矿坑的大厅时， 甘道夫施法点亮了法杖顶端的宝石， 进而将整个岩厅照亮， 摄影团队以宝石作

为合理光源， 在布光时注重大厅石柱的光感， 保证其不失基本层次与立体感， 同时模拟光线的衰减，
强化了两边长廊的空间感。 摄影师安德鲁·莱斯涅在采访中谈到： “为了表现会议室暗灰色石头的质

感， 我们使用了大型的定向照明灯具、 柔和的顶光和较长的侧光。 在矿井中照亮小队成员的唯一的光

源是阿瑞格的火炬和甘道夫的魔杖： 我们准备了几种魔杖， 一种是使用灯泡和电线的， 一种是使用电

池的。 灯光的强弱根据甘道夫的情绪或他是否想见到更多的东西而定。 魔杖是一种正义的象征， 在小

队成员周围形成一片持续不断的亮光。” ［６］

在充满险阻的旅途中， 甘道夫的正义之光始终庇护着同伴， 拯救其于危难之中， 成为他们信心的来

源。 《霍比特人 １： 意外之旅》 中， 比尔博与矮人旅伴们数次身陷囹圄， 然而每一次， 甘道夫都能及时

赶到， 拯救同伴于危难之中。 众人途径林地时， 不幸被巨怪生擒， 眼看就要被做成晚餐， 此时比尔博

急中生智， 与对手周旋， 成功拖延了时间。 随后甘道夫及时赶到， 用法杖击碎岩石， 引入阳光， 将巨

怪石化， 助众人虎口脱险。 此后， 众人又被半兽人抓获， 又是甘道夫及时赶到， 法杖发出强烈的光芒，
如同一股巨浪将一众半兽人击飞， 带领同伴突出重围， 重见天日。 在 《魔戒 ３： 王者归来》 中， 阿拉贡

与同伴困守孤城， 眼看城池将破， 甘道夫率领游骑兵赶来驰援， 在大军涌向魔物的一瞬间， 耀眼的光

芒充斥了整个画面， 预示着这场苦战的胜利。
（二） 遗落之境： 环境造型与景语表达

影像造型是诸多视觉语汇的总体， 单一形式必须与其他形式合理搭配才能将视觉之美发挥出最大

价值。 对于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而言， 荒凉的旷野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亦是呈现

人物内心绝望的载体， 在刻画环境的过程中， 杰克逊导演充分利用虚拟摄影技术， 描摹出寂静而宏大

的中土世界———荒凉的遗落之境。
早在胶片电影时代， 现实中的空间对拍摄产生诸多不可预知的制约， 如欲通过摄影机运动以构建

空间， 运动轨迹又会受制于设备的局限。 而在数字时代， 摄影师可以通过虚拟摄影技术对画面空间中

的任意细节进行调整， 完全实现前期的预想， 甚至可以运用数字影像技术模拟空间。 “电影本质上是大

自然的剧作， 没有开放的空间结构也就不可能有电影， 因为电影不是嵌入世界中， 而是代替世界。” ［７］

诚然， 在设计镜头的过程当中， 空间的变化是每一位影像创作者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电影的空间刻

画即是摄影师将现实中的三维空间投射到二维平面的创作过程， 不仅仅是还原， 而是以画面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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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现实世界。 在 《魔戒》 系列影片中， 创作团队利用计算机的演算能力成功模拟了生物视角， 有效

拓展了镜头运动范围， 使得观者能够从意想不到的角度观察中土世界的惨烈与孤寂。 《魔戒 １： 护戒使

者》 伊始， 在末日火山下的焦黑土地上， 各大种族携手为捍卫中土世界与索伦统领的半兽人军团展开

了殊死搏斗。 通过计算机的模拟， 虚拟摄影机仿佛展翅的飞鹰， 掠过悬崖之上鏖战的士兵， 进而摇摆

着俯瞰对垒的军阵。 全景之中， 漫山遍野尽是甲胄， 两边冲锋的军阵仿佛汹涌的洪流， 挟吞天噬地之

势， 为中土世界的未来舍命厮杀。 而观众仿佛也拥有了羽翼， 获得了广阔的全知视角， 立于云端见证

这场惨烈的大战。 虽身处战场之外， 却能将战斗之惨烈尽收眼底， 知悉生命之脆弱， 战场之残酷。
杰克逊导演利用虚拟摄影技术精确控制运动轨迹， 除却拓展镜头的运动范围， 还为观众提供独特

的观看视角， 细致刻画遗落之境中不见其底的黑暗。 在甘道夫身受重伤， 被困艾辛格魔塔顶端之时，
他对一只飞蛾低语后扬手送其飞走， 此时摄影机模拟飞蛾的视角， 紧贴塔身急速下降， 穿过层层底下

兵工厂， 直达地底深处。 这一长镜头设计， 将盘踞在中土的黑暗具现化， 深入地底的魔物如同黑暗巨

树的根节， 汲取着中土大地的生命精华， 令其平添一分孤寂。
“美的形式组织， 使一片自然或者人生的内容自成独立的有机体的形象， 引动我们对它能有集中的

注意、 深入的体验。” ［８］影片在刻画魔王军团的据点摩多时， 虚拟摄影机仿佛略过其上的飞鸟， 从阴森

的堡垒背面开始运动， 缓缓上升， 越过魔窟塔顶之后俯瞰大地， 地面上举着火把的半兽人大军如同渺

小的兵蚁， 汹涌的岩浆不过线般粗细， 魔城之高峻可见一斑， 逼人窒息的压迫感由此渗入观者内心深

处。 通过虚拟摄影技术的支持， 杰克逊得以自如虚拟构建理想的画面空间， 并且构建虚拟的摄影机视

角以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 “总之， 作为艺术表现媒介， ＣＧ 在电影中最大的价值是表现生活中不存在

的 ‘虚幻’ 内容。” ［３］（２）对于观者而言， 最直接了解画面空间的方式便是跟随摄影机视角， 而虚拟摄影

技术的优势正是改变观众的正常视点， 以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语言展示画面空间， 带给观者以前所未有

的视觉震撼。

三、 身份认同： 人物心境与情感共鸣

当下， 改编热潮如火如荼， 加之数字影像技术的表现， 电影作品中依据奇幻元素设计的影像奇观日

益增多。 杰克逊导演的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则以精当的剧作设计证明： 奇幻元素并不一

定只能成为视觉奇观， 根据创作者的构思， 其可成为引起观者心灵共鸣的隐喻。 事实上， 好莱坞式的

经典作品， 并不只有新鲜炫目的视听手法， 还有基于传统故事的文本设计， 如此方能嫁接多元奇幻元

素， 令一个传统故事在银幕上焕发新的生机。
（一） 旷野之寂： 内心战争与孤独苦旅

无论 《魔戒》 还是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 杰克逊导演都致力于将人物置于荒凉的旷野之中， 着

力刻画其心境， 反映其挣扎， 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建构影片自反性冲突。 著名剧作理论家罗伯特·麦

基认为： “在故事的艺术中， 自反性冲突指的是当角色努力解决一个长久的难题， 却反弹回到自己身上

所导致的内在战争。” ［１］（３１３）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的自反性冲突源于巴金斯叔侄对于魔戒的复杂情感。 一方面， 历

尽旅途艰险之后， 恍若惊弓之鸟的霍比特人清楚地认识到魔戒的可怕； 另一方面， 作为魔戒的持有者，
二人皆曾借助魔戒的力量脱困， 自然不愿将这一宝物拱手让人。 这一冲突无疑是寻常人亦会面临的两

难， 作为心怀欲望的个体， 我们同样可能为外物所制， 无法自拔。 早在原始社会， 甚至有部族崇拜树

木、 岩石等物。 荒野之上残留的气息， 大多与欲望、 罪恶有关。 在众生以生存为唯一目标的土地之上，
个体往往会淡忘心中本就不甚牢固的警训， 盲目追求力量而迷失自我。 这正是常年战乱的中土， 也是

银幕外的现实世界。 尽管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 法律的健全遏制了罪恶的蔓延， 但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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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律法难以触及的灰色地带。 而罪恶就潜伏在这些正义缺席的空间中， 伺机俘获

意志薄弱的迷途羔羊。
杰克逊导演在上述系列电影中竭力创造的遗落之境， 既是激战过后的荒原， 亦是律法与道德缺席

的无主之地。 正因如此，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才能具备引起观者情感共鸣的基础条件： 感

同身受。 不仅人物踏上的旅程如同个体的心路历程， 同时人物所处环境亦折射出现实生活环境的悲喜，
如此观者得以潜移默化地进入创作者所设定的情境， 主动感知人物的命运， 并在引发共鸣之后思考生

活的全新可能性。
（二） 认同之本： 人性瑕疵与感同身受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电影之所以能折射现实， 成为个体迷惘的隐喻， 是因为其真实反映了

个体面对困阻时的挣扎。 在系列影片中， 杰克逊导演设定的绝望氛围在多数时间成为了影片的主导基

调。 正是在如此压抑的气氛中， 人性中的瑕疵尽数显现， 在人物与之抗争的过程中， 观者亦从中收获

警示以及对抗绝望的求生之道。 中土之上， 旷日持久的战争夺去了万千生命， 各大种族的战力在战争

中几乎损失殆尽， 失败的恐惧逐渐萦绕在民众心间， 这种源于恐惧的负面情绪不断发酵， 最终吞噬了

生命个体的心智， 使之或消极怠战， 抑或心生憎恶。
在 《魔戒》 系列影片中， 护戒小分队成员之一， 刚铎现任摄政王长子博罗米尔正是为负面情绪扰

乱心智的典型。 在人类因失去国王而群龙无首的岁月中， 深陷绝望的他甚至认为刚铎没有国王， 也不

需要国王。 最终渴求救世之力的他为魔戒的力量所诱惑， 险些将利刃指向同伴， 追悔莫及。 在 《魔戒

３： 双塔奇兵》 中， 甘道夫率领洛汗国部队依约赶回， 与洛汗国王以及阿拉贡等人率领的守军会合， 一

举击败半兽人大军， 然而在此之前， 阿拉贡等人并未坐以待毙， 而是拼尽一兵一卒与为数不多的精灵

援军一同顽强抵抗， 最终黑夜褪去， 旭日东升， 盼得援军到来。 圣盔谷阻击战最令人动容之处， 是精

灵族抛弃了种族隔阂， 为了中土世界的希望派遣精锐协助人类部队阻击敌军， 为胜利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 只是企盼奇迹出现， 不可能获得救赎。 即使数度拯救同伴于危难之中的甘道夫， 亦是曾经为同伴

舍身， 与魔鬼同归于尽， 因而获得新生， 引领众人继续前行。
自我救赎之基础在于抛弃自己的犹疑， 成长的过程， 本质上是与内心犹疑进行拉锯的斗争， 原罪与

救赎成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亘古不变的话题。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正是通过将个体挣扎与传

统故事蓝本相结合， 引导观者接受自身瑕疵， 重获信心， 寻得获救的契机。
（三） 崇高之源： 情感映射与人物认同

黑格尔认为： “艺术毕竟要服侍两个主子， 一方面要服务于较崇高的目的， 一方面又要服务于闲散

和轻浮的心情。” ［９］除却拥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 电影还须契合大众审美取向， 方才能为观众所接受。
从审美观念传承的层面而言， 悲剧人物是好莱坞主流电影发展历程中英雄形象原型世间秩序的自觉担

当者， 一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一如克里斯托弗·诺兰 《蝙蝠侠前传》 系列中以肉身与罪犯搏

斗的蝙蝠侠， 又如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中的智者甘道夫。 他们多亲历磨难， 孤立无援， 却从

不会因此怨天尤人， 被仇恨的怨毒所吞噬， 与世界为敌， 而是以自己的鲜血擦亮世人的双眼， 拒绝让

悲剧重演。
甘道夫不仅是一个电影人物， 同时是杰克逊导演创作理念的人格化身。 这位长须飘飘的老巫师历

经数次战争， 自法力卑微的灰袍巫师晋升为拥有至高法力的白袍巫师， 一手促成巴金斯一家两代人完

成自我蜕变， 引导索林与阿拉贡两位皇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领袖。 魔戒系列始终存在着两种史观的对

立与碰撞， 一种是以白袍巫师萨鲁曼为代表的英雄史观， 另一种则是灰袍巫师甘道夫所代表的平民史

观。 影片中， 德高望重的萨鲁曼臣服于魔王索伦， 为虎作伥， 而甘道夫则带领两代人克服万难， 完成

使命。 在符合大众历史视角的前提之下， 甘道夫以肉身亲承同伴的苦难， 以自身的陨落贯彻了自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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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背后的精神源泉———自我牺牲精神。 “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 而是一个境界层

深的创构。” ［８］（７４）在 《魔戒 １： 护戒使者》 中， 面对阻拦去路的炎魔， 甘道夫不惜与之同归余尽以换得

同伴安然通过。 然而自身的殒灭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甘道夫的意志为同伴所继承， 向着艰险重重

的旅程终点继续进发。

四、 结 　 　 语

银幕形象， 虽然是短暂闪现的映像， 却也能成为难忘的， 属于观众的永久财富。 在彼得·杰克逊导

演的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电影中， 人物形象或为多元化的欲望隐喻， 身陷贪欲困境， 为魔戒

所倾倒的黑骑士们； 或为历经重重艰险之后， 脱胎换骨战胜心中贪欲的弗罗多； 或为始终庇护着同伴，
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 成为他们信心来源的甘道夫。 杰克逊导演的银幕形象是以影像语言符号直接诉

诸于人物感官的艺术形象， 同时也是形象化传达意识形态的艺术符号。 自观者认同创作者构建的银幕

形象之时起， 电影便成为触动观众心灵的重要载体， 成为引导观者探寻囹圄出路的启迪之光。 观者或

觉人物不如己， 珍惜当下； 亦或感慨自己不如人物， 重获新生。 电影由此便成了生命的能量， 观者通

过自身的体悟， 改变自身的感知， 直面不曾退却的苦难。 彼得·杰克逊导演的 《魔戒》 与 《霍比特人》
系列影片用虚拟摄影技术描摹出寂静而宏大的中土世界， 通过恰当的光线塑造赋予景物情景交融的象

征意义， 以精当的剧作设计使奇幻元素成为引起观者心灵共鸣的隐喻， 通过故事情节、 人物行为及命

运走向影响到观众的认知、 评判和审美感受， 实现了角色内在与观众内在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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